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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“岭南说唱文学及表演形态研究” (项目批准号:06JJD840020)阶段

性成果之一。

①　 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》 , 《民俗周刊》 , 1928年 9月 、 10 月号。

　　[ 摘　要] 1927 年成立的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由顾颉刚先生发起收集俗曲唱本 , 在 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

展览 , 这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最早有意识收集俗文学文献的举措 , 这些旧藏唱本于 2005 年末在中山大学中文系

资料室被发现 , 共有 12 类 2000 多册。考察这些唱本 , 有助于了解当时广东及其周边的广西 、 湖南等地区曲

艺的情况。这批唱本的来龙去脉 , 也折射了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机构的变迁轨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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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风俗物品陈列室 , 是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

学研究所在1928年3月 26日布置开放的一所博物

馆式的展览室。它也是民俗学会的一个重要展示

窗口 。民俗物品陈列室的收藏 , 从服饰到生活用

具 , 及各种乐器 、风俗信仰类的物品 , 总数量在

一万件以上。1928 年秋的 《民俗周刊》 上 , 曾以

《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》 (下文

简称 “1928年 《目录》”)①为题 , 连载当时所已展

出的藏品目录 。其中书类 641 种 , 著录了书名与

册数 , 物品类 180 种 , 著录有物品名与件数。由

于 《民俗周刊》 在现代民俗学研究中的巨大影响 ,

中山大学 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 之名 , 也广为学界

所知 , 这份目录的内容 , 也被后人经常引用。但

遗憾的是 , 后来由于战争 、 迁校 、 动乱等种种原

因 , 不仅 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 早已成为历史的陈

迹 , 其众多藏品的去向 , 也成为一个谜团。其中

的器物类 , 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 , 大部分为中山

大学人类学系所继承 , 而书籍部分 , 则下落不明。

由于 1928 年 《目录》 著录过简 , 所记唱本的来

源 , 也是语焉不详 , 故而无从复核 , 每令学者抑

腕叹息。

幸而神物天佑 。2005 年岁末 , 中山大学中文

系资料室在清点藏书时 , 发现一批未曾编目的书

籍 , 大多钤有 “国立中山大学 ·语言历史学研究

所·民俗学会” 、 “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

所” 、 “国立中山大学 ·人类学部” 等印记。细加

核对 , 不禁令人额手加庆。 ———原来这批书籍 ,

也正是久已失落的 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 旧藏唱本 。

一 、遗存书籍之发现与调查

该批书籍现移存于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

遗产研究中心 , 共 25扎 2000 余册。由中文系资

料室移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时 , 曾按

照之前发现时的捆扎进行了简单的清点工作 , 作

成一份简要目录 , 包括每一扎内包含的可辨认的

书名及其册数。我们的调查整理工作在此基础上

开展 。从出版者来看 , 同一扎内的书籍多为同一

地出版 , 整批之内 , 以广州 、 潮州 、 湖南三地最

多 , 另外尚可见桂林 、 厦门 、 越南 、 上海等地。

从内容上看 , 绝大部分为戏本和唱本 , 另有少数

民间生活指南类书籍 , 如 《妇孺信札材料合编》

42



是用粤方言口语来解释写信时常用的词汇 , 以便

妇孺理解信札的内容 。

我们对这批书籍进行了修补整理 , 将同书各

册调整归并 , 作简要分类 , 其类目如下:

1.广东出版的木鱼书:64种 , 约 800册。以

木刻 、机器活字本居多 , 另有台山 、开平等地出

版的铅字本数种 。

2.广东出版的粤剧戏文:57 种 , 62 册。全

部是粤曲研究社刊行的铅字本 。

3.粤乐工尺谱:2种 , 6册。

4.潮州歌册:69种 , 约 500册 。

5.潮曲 (潮州地区的潮剧戏班的演出本):

104种 , 约 110册 。

6.湖南出版的戏本 、 唱本:约 150 种 (唱本

存 53种), 约 200册 。

7.桂林出版的戏本 、 唱本:约 100 种 , 约

150册。

8.厦门出版的歌仔册:45种 , 约 60册。

9.越南出版的:喃字 30种 32册 (内有两册

为复本);拉丁文 5种 5册。

10.各地出版的生活指南用书:约 20种 , 约

30册。

11.上海石印的宝卷:约 50种 50册。

12.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“林译小说” 、

“说部小说” 等:20种 50册 。

这些书册中 , 凡钤有 “国立中山大学 ·语言

历史学研究所 ·民俗学会” 印章者 , 均为民俗学

会之旧藏。我们将钤有此印的书册 , 与 1928 年

《目录》 进行了对照 , 大略可见两者之间的重合情

况。

首先 , 以出版地分扎的现象 , 与目录中所说

明的 “共二百三十八种俱购自潮州” 、 “共七十一

种购自厦门” 、 “共三十九种购自广西” 的情况很

相近;其次 , 我们整理编目后得到的潮州 、 厦门 、

桂林 3 地出版的书册情况 , 与目录中 “潮州” 、

“厦门” 、 “广西” 部分大致相符。

文献调查期间 , 我们在 1929年 1 月 26 日出

版的 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年报》

上 , 获得了一份更为详尽的 《风俗物品陈列室藏

物》 目录 (下文简称 1929 年 《目录》)①。其中 ,

前 12 类为物品 , 分别为 “首饰” 、 “衣服鞋帽” 、

“音乐” 、 “应用器物” 、 “工用器具” 、 “小孩玩

具” 、 “赌具” 、 “神的用具” 、 “死人的用具” 、 “科

举的遗物” 、 “官绅的遗物” 、 “迷信的品物” , 以

号数 、 物名 、 用途 、 何地 、 日期 、 件数 、 备载为

项目列表记录之 , 共 359 种;第 13 类为 “民间

的文艺” , 以下仅有 “A 广州” , 未见 “BCD” 等

其他地域分类标示 , “广州” 之下再分作 “1 小

说” 、 “2南音” 、 “3曲本班本” 、 “4 大栅 , 黄皮 ,

碎锦” 、“5迷信的书籍及签” 、 “6 算术” 、 “7 医

书” 、 “ 8语言 , 经 , 史 , 及读本” 、 “幼学诗” 、

“对” 、 “ 9其他书籍” 、 “唱本” 等小类 。而 “唱

本” 类之下的 349 种书目与 1928 年 《目录》 中

的 “共二百三十八种俱购自潮州” 、 “共七十一种

购自厦门” 、 “共三十九种购自广西” 3部分的书

目正好完全一致 , 那么这些唱本不属于 “A 广

州” , 而属于 “B 类” 内容 。换言之 , 之前的

“小说 、南音” 等 9 小类则可能都 “购自广州” ,

故冠以 “A 广州” 之名 , 与 1928 年 《目录》 起

首处冠以 “广州流行的唱本” 的做法一脉相承 。

关于 “广州流行的唱本” 这 7 字 , 1928 年 《目

录》 中有一个 “勘误” :“二十五 、二十六合刊之

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书籍器物目录中有 `广

州流行的唱本' 七字 , 是误印出的 , 因为下文不

全是唱本 , 特此更正 。” ② 今以 1929 年 《目录》

对照之 , 可知 “下文” 实包含了 “南音” 、 “曲本

班本” 、 “其他书籍” 等 。又以当前所见书籍中的

“广东出版的木鱼书” 部分对照 1929年 《目录》

中的 “南音” 部分书目 , 亦都能找到相符者 。

1929年 《目录》 包含了风俗物品陈列室后来

新得的物品 , 所以著录内容更为丰富 。所以 , 后

文我们主要借助 1929 年 《目录》 , 对照目前发现

的这批书籍 , 以便了解风俗物品陈列室旧藏书籍

的存佚情况 。

1929年 《目录》 中 , “南音” 、 “唱本” 两类的

书籍 , 也正是目前发现的这批书籍的主体; “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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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
《风俗物品陈列室藏物》 , 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1929 年年报》 , 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集

刊》 第六集第 62、 63 、 64 期合刊 , 1929 年 1 月 26 日 , 第 129-160 页。

《民俗周刊》 27 、 28 期合刊 , 1929 年 10 月。



说” 、 “算术” 、 “语言 , 经 , 史 , 及读本” 、 “其他

书籍” 4类的书籍 , 只是零星可见;“曲本班本” 、

“大栅 , 黄皮 , 碎锦” 、“迷信的书籍及签” 、 “幼学

诗” 、 “对 [联] ” 5类书籍 , 则完全不见踪迹。

在目前发现的这批书籍中 , 钤有 “国立中山

大学 ·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·民俗学会” 、 “国立中

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” 、 “国立中山大学 ·人

类学部” 等印记 , 而未见于 1929 年 《目录》 著录

者 , 有粤曲研究社出版的粤剧戏文 、 湖南星沙等

地的出版物 、 越南出版的喃字及拉丁文书籍 、 上

海石印的宝卷等 , 当是 1929年 《目录》 制作之后

购入的图书。

这批书籍虽然主要来自于民俗学会风俗物品

陈列室的旧藏 , 但也有一些例外 。如上海商务印

书馆出版的 “林译小说” 、 “说部小说” 、 《法兰西

志译略》 等 , 书册内贴有 1949 年之前中山大学图

书馆的藏书票;另有数种 《活页文选》 、 《广东文

学战线》 则是 1960 年代以后的出版物。这些书

籍 , 当是中文系资料室在收藏过程 , 混入到风俗

物品陈列室旧藏书籍里去的。

二 、民俗学会与风俗物品陈列室

这些 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 旧藏书籍 , 最后竟

栖身于中文系资料室多年 , 其中也隐含了中山大

学文科研究机构的变迁历史。

1.文科·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时期 (1927年 8

月—1931年 1月)

1927年 8月 ,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

所 (下文简称 “语史所”)筹建;11月 , “民俗学

会” 成立;11 月 1 日 , 《民间文艺》 周刊发行。

1928年 3月 , 中大民俗学会在 《国立中山大学日

报》 上发表了近期工作规划 , 一是开民俗学会研

究班 , 由顾颉刚 、 容肇祖 、 钟敬文 、 杨成志等授

课;二是刊行民俗周刊及丛书;三是在旧教职员

宿舍设立风俗博物馆 , 将各种风俗实物陈列 , 以

供众览;四是实地调查及登报征求材料 , 制定各

种调查表 , 向沪粤各报章杂志登广告 , 搜集民俗

材料 。① 3 月 21日 , 《民间文艺》 易名为 《民俗》

周刊;3 月 26 日 , 风俗物品陈列室正式开放;4

月 , 民俗学传习班设立。12月 14日国立中山大学

考古学会成立② 。

　　图 1　 “国立中山大学 ·语言历史学研究所· 民俗学

会” 印记

1928年元旦 , 语史所曾举办过为期三天的展

览会 , 风俗物品部为参展的 7部之一 。“计各界前

来参观者 , 数近万余人。” 缘于 “风俗物品之搜

集 , 逐渐增多” , 嗣有设立 “民俗物品陈列室” 的

设想 。积极搜集风俗物品 , 是这批热心风俗调查

的学者们的信念 , 这日后也成为了民俗学会的

“宗旨” :“本会以调查 、 搜集及研究本国之各地

方 、 各种族之民俗为宗旨 。一切关于民间的风俗 、

习惯 、信仰 、 思想 、 行为 、 艺术 , 皆在调查 、 搜

集 、 研究之列。” 而在风俗物品陈列室设立之后 ,

“本会搜集所得之物品及一切材料 , 在风俗品物陈

列室陈列之 。”③至 1928年 3月 26日 , “风俗物品

陈列室布置就绪 , 即日开放。”④

语史所组织结构图
⑤
如图 2所示 。

　　①　见 1928年 3月 26日的 《国立中山大学日报》 。

②　 《本所大事记》 , 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1929年年报》 , 第 28页。

③　 《民俗学会简章》 , 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1929年年报》 , 第 10页。

④　 《本所大事记》 , 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1929年年报》 , 第 23页。

⑤　参见吴定宇主编 《中山大学校史 (1924-2004)》 , 广州: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, 第 89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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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组织系统图

在这个组织系统图中 ,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隶属

于“民俗学会” ,与语史所的图书部门没有直接的关

系。

风俗物品陈列室的日常运作 ,有明晰的工作细

则:“第一条各种风俗物品 ,须列册将名称 ,件数 ,出

产地等项 ,详细登记 ,编列号数 ,以便查考。第二条

各种风俗书籍如唱本等 ,均须编目存查 。 ……”
①
藏

品的搜集购置 ,有列入预算的经费保障:“《语言历

史学研究所预算表(月计)》:风俗物品 , 200元 。”②

除了会员在调查研究中进行搜集 ,还得到各方热心

人士的捐赠 ,藏品逐年递增。上文已列举 1929 年

《目录》中记录的藏品情况。至 1930年 ,据该年度

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》所载:“本

所民俗学会自成立风俗物品陈列室以来 ,由征求及

搜买所得之风俗物品 ,计有十三类 。兹将其类别及

件数录下:一 装饰类 三五六件;二 乐器类 六一件;

三 家具类一〇六件;四 烟具类 一七件;五 文具类

一〇件;六 工具类 二八件;七 玩具类 九四件;八

赌具类一五件;九神物类 七四六件(内有神像冥币

符疏经签等六九一份器皿五五件);十 官绅科举遗

物类 一四件;十一 印刷物类 一四件;十二 摄影类

二件;十三 丧葬类 一件。以上十三类除神像冥币

符疏经签等六九一份外 ,共大小物品七七三件。此

外尚有关于民俗之书籍 ,及坊间流行唱本等二二四

五册 ,兹将其数目册数列后:一 、小说 ,一八六册;

二 、故事及童话 ,四三册;三 ,剧本 ,一五三册;四 、曲

本-班本 ,三八册;五 、唱本 ,一五零八册;六 、语言

历史及读本 ,五二册;七 、诗词歌赋 ,九册;八 、对 ,七

册;九 、信札 ,二〇册;十 、书法 、五册;十一 、算术 ,七

册;十二 、医书 ,二三册;十四 、相书 ,七册;十五 、地

理 ,九册;十五 、其他书籍 ,三六册;十六 、迷信书籍 ,

一一〇册 。关于本所风俗物品详细目录 ,其大部

分 ,可阅本所周刊`民国十七年年报专号' ,至本年

新得者 ,将合旧有者另辑一分类目录印行 。”③与

1929年《目录》相比 ,分类有所改变。遗憾的是 ,合

并了“新得者”的分类目录 ,无从觅见 ,亦未见有引

用者 ,大约是这一计划实际上并未实施。

风俗物品陈列室的设立 , 是民俗学会的研

究计划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 。据顾颉刚 、余永

梁在 192 8 年 12 月 25 日所作的《本所计划

书》 ,其中在“民俗”部分中明确提出 :“五 , 钞

集纸上之风俗材料 。固然从前文籍所纪的风

俗不详实 , 但那是时代的关系 ,不能深怪 ,还应

该好好应用他 。试问在纵的方面的研究 , 除了

纸上材料 , 还有旁的多的法儿吗 ? 所以旧有文

籍 , 应先从各地方志 , 笔记 , 小说 , 文集 , 歌曲

唱本等等钞集出来 , 作`比较风俗学' 。六 , 编

制小说 , 戏剧 , 歌曲提要 。 `民俗学目录学' ,

我们应提出这标题来 。将各地民间小说 , 戏

剧 , 歌曲 ,先编提要 ,使大家有个线索 , 研究方

便 。民俗学才会很迅速的发达 , 进步 。”
④
要展

开“比较风俗学”与 “民俗学目录学”的工作 ,

首先必须收集大量的相关藏书 。在这样的工

作思路下 , 唱本 、民间读物等出版物 , 得到大量

的购置 。据《民俗学会工作大纲》 ,其宏大的目

标 , 则是在未 来将风 俗物品陈 列室拓 展为

博物馆之一部 :“收买足以表现风俗 ,习惯 ,迷信

　　①　《各股室办事细则·风俗物品陈列室》 ,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》 , 1930 ,第 40页。

②　《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预算表(月计)》 ,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1929年年报》 ,第 11页。

③　《本所收藏物品·风俗物品》 ,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》 ,第 125-127页。

④　《本所计划书》 ,顾颉刚 ,余永梁草拟 , 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1929年年报》 ,第 18-2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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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之器物 ,文字 ,雕刻等。本所已有风俗物品陈列

室一所 ,拟案经费及能力所及 ,加以扩充 ,使将来可

成立历史博物馆民俗部。”①

其中 ,第六项编制小说 、戏剧 、歌曲提要与本文

讨论的内容关系最为密切。其主事者是顾颉刚。

顾颉刚是北大歌谣研究会和风俗调查会的骨干成

员 ,早年致力于歌谣搜集 ,同时他也留心小摊子上

的唱本 ,曾购得苏州唱本二百余册 ,一度因朋友嘲

讽“唱本是下等作家特地做出来为营业之用 ,价值

不高”而放弃了整理工作。到中大工作后 ,他意识

到“歌谣固然有天趣 ,但是它大都偏向于抒情方面;

要在里边求出民间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民众

们脑中的历史 ,它实在及不上唱本 。唱本是民众里

的知识阶级作成的 ,他们尽量把自己所有的知识写

在唱本里 ,他们会保存祖先口传下来的故事 ,他们

会清楚地认识下级社会的生活而表现他们的意欲

要求”②。所以尽力搜集唱本 ,先后得到数千册 。③另

据《民俗学会一年来的经过》(1928)记载:“至风俗

物品 ,则计本所所搜罗得的 ,有三百五十八种。民

间文艺以致一切迷信的书籍有九百零八种。”
④
亦可

作印证 。今天在书册上可见的“国立中山大学 ·语

言历史学研究所 ·民俗学会”印章⑤(图 1),即是这

一时期所使用的 。

风俗物品陈列室是民俗学会乃至语史所宣

传 、推广形象的重要窗口 。1928 年秋 ,西湖博览

会开幕 ,语史所应征选送展品 ,其中包括风俗物

品。
⑥
风俗物品陈列室也得到了学校当局的肯定 ,

是年 12月 , “校长特给风俗物品购置费四百元 ,风

俗物品陈列室大加扩充 。”
⑦
但192 9年顾颉刚离

去 , 1930 年《民俗周刊》停刊 ,相关工作陷于停顿 。

2.文学院 ·文史研究所时期(1931 年 1 月—

1935年 6月)

1931年 1月 ,“语言历史学研究所”改名为“文

史研究所” ,隶属于文学院 ,由文学院长刘奇峰兼主

任。⑧研究所的组织结构与语史所的相同 。⑨

据 1934年版《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概览》 , “设

备·风俗物品”部分的介绍(页 141),与 1930年的

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》提供的信

息完全一样 ,如此看来 ,这一时期风俗物品陈列室

的藏品数量几无变化 ,说明了在 1930年之后 ,新的

搜集购买工作已经处于停顿 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

么未能编成上文提到的新的分类目录 。1932年秋 ,

“广州市政府在越秀山举办广州市展览大会 ,本所

亦送古物与民俗物品参加 。”
⑩
说明研究所的旧藏 ,

仍然受到关注。

我们在书册中发现了“广州市展览会民俗组”

用签(图 3)。

图 3 “广州市展览会民俗组”用签

3.研究院 ·文科研究所时期(1935 年 6 月—

1946年)

1935年 6月 1日 ,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中山

　　①　《民俗学会工作大纲》 ,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》 , 1930年 ,第 33页。

②　顾颉刚:《湖南唱本提要·序》 ,选自《典藏民俗学丛书·中》 ,主编:叶春生 ,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,第 1341页。

③　《湖南唱本提要·序》 ,第 1342页。

④　《民俗学会一年来的经过》 ,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1929年年报》 ,第 127页。 ⑤　“国立中山大学·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·

民俗学会” 、 “国立中山大学·人类学部”2种印记大多钤在书册的封皮上 ,而“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”印记则大多钤在内页上。

⑥　《本所概述》 ,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概览》 , 1930年 ,第 2页。

⑦　《本所大事记》 ,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1929年年报》 ,第 26页。

⑧　“二十年(1931年)九月 ,本校校董会第三次董事会议议决 ,本大学各科改称学院 ,本文科于是改称文学院。”参见《文学院沿革及将来

计画》 ,《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概览》 , 1934年 ,第 4页。

⑨　《文史研究所概略》 ,《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概览》 , 1934年 ,第 138页。

⑩　《各所之现状·文科研究所》 ,《国立中山大学现状》 ,民 24年(1935年)12月出版 ,第 270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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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设立研究院 ,文史研究所改属研究院 ,改称文

科研究所 。所以书册上开始出现“国立中山大学研

究院文科研究所”的印记(图 4)。

图 4　“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”印记

文科研究所组织结构图如图 5①。

图 5　文科研究所组织结构图

与语史所阶段的组织系统图相比 ,有两处变化

需要特别注意:一是“学会”的取消 ,代之以“学部-

学组”的形式;与之相对应的是 ,之前分别系于民俗

学会 、考古学会 、历史学会之下的风俗物品陈列室 、

古物陈列室 、档案整理室 ,脱离隶属的研究组别 ,与

图书馆一道归入“设备”部分。

“文科研究所”阶段涵括了抗日战争期间中

山大学数度迁校的日子 ,风俗物品陈列室的藏

物当是随同迁移 , 因而在中山大学复校广州后

仍然得以保留 ,书册上“国立中山大学 ·人类学

部”与其他 2种印记大多并存的情况(见图 6 、

图 7),可以为证 。

4.文学院 ·历史学研究所 ·人类学部(人

类学系)(1947 年-1952 年)

1946 年 ,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《废止大学

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》 ,并制定《大学研究所暂

行组织规程》 。根据相关规定 ,中山大学研究院

自 1947 年起取消 ,所属各研究所改由各学院兼

办 。文科研究所划归文学院之后 , 于 1947 年 2

月将语言 、文学 、历史 、人类四组改为四学部 。
②

书册上的“国立中山大学 ·人类学部”印记(见

图 8),当出现在“人类学组”改为“人类学部”之

后 。这一阶段的组织系统图未见 , 从“国立中山

大学 ·人类学部” 印记的形制可推测 , 此时风

俗物物品陈列室的藏品直接隶属人类学部 ,即

从“设备”部分再次回归到“研究”部分之下 。

1947年7月 ,文科研究所又奉令改编为中国

　　①　参见《中山大学校史(1924-2004)》 ,第 121 页。

②　《中山大学校史(1924-2004)》 , 第 219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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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言文学研究所(内分文学 、语言两部)和历史学研究所(内分

历史 、人类两部)。 1948 年 6 月 , 历史学研究所人类学部主任

杨成志教授建议以人类学部为基础 , 在文学院成立人类学系 ,

并拟定设立计划及预算呈教育部核准。 1948 年 8 月 , 教育部

批准中山大学文学院自 1948 年度起增设人类学系 , 杨成志任

系主任。①

图 8　“ 国立中山大学 · 人类学部” 印记

1949 年 1月 3 日 , 中山大学人类学会成立 。

会后展览了以往的研究成果 , 其中包括民间读

物 1500 余种 。②

1952 年 10月 ,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由系主任

杨成志教授率领调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 。
③
但人

类学系所辖管博物馆 、陈列室里的物品 ,则依然

保存在中山大学 。其中书籍部分则移归中文系

资料室 。

5.中文系资料室时期(1952-2005)

在人类学系被调整 、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被

取消之后 , “风俗物品陈列室”的藏书与物品分

离 。由于书籍部分以文艺性读物居多 , 所以归

由中文系资料室收藏 。进入中文系资料室之

后 ,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“林译小说” 、“说

部小说”等存放一起 , 并未加以编目 , 故后人无

从查找其下落 。直到 2005 年中文系资料室藏

书全部移交中大图书馆时 , 才在清点时被发现 。

三 、风俗物品陈列室旧藏唱本的价值

风俗物品陈列室所藏唱本 , 最初是由顾颉刚

先生发起收集的 ,民俗学会与中大文理科的师生

都曾经参与了这项工作 。这是当时中国学术界

最早有意识收集俗曲唱本的举措 , 因为着手早 ,

所收集的版本 ,也多是早期刻本或排印本 , 传至

今天 ,堪称珍贵 。

由于中山大学地处广州 , 所以收藏最集中便

是广东的唱本 ,其中以木鱼书与潮州歌册 、粤剧

班本 、潮州戏本最为突出 。广东周边的广西 、湖

南 、福建地区的曲本 ,也值得一提 。

木鱼书现保存完整的尚有 65 种 ,版本以清末

刻本或机器版居多 ,涉及书坊共 16 家 。其中在

广州(羊城 、省城)的有:以文堂 、五桂堂 、醉经堂 、

丹柱堂 、文贤堂 、五书堂;在佛山(禅山)有:近文

堂 、芹香阁 、脩竹斋;在莞城(东莞)的有:萃英楼;

地址不明的有:联益堂 、璧经堂 、永利堂 、富文堂 、

荣德堂 、福文堂 。而就出版木鱼书的种数 , 以文

堂 、五桂堂 、丹柱堂 、芹香阁 、醉经堂较多 ,主要集

中在广州地区的出版社 , 可见当时广州是木鱼歌

流行的集中地 。

其次是粤剧戏文 57 种 , 62 册 。全部是粤曲

研究社刊行的铅字本 。当时粤剧形成未久 ,这些

曲本是研究粤剧史的重要文献 。

据肖少宋同学的调查 ,现存风俗物品陈列室

旧藏中 , 源出于广东潮州地歌册 、曲本 , 共 173

种 。其中潮州歌册 69种 ,潮州曲册 104种 。

潮州歌册中 , 有《山伯英台》 、《雷神报》等九

种长篇歌册 、《肥丑拆字》 、《唱忠恕》等 11 种短篇

歌册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《稀见旧版

曲艺曲本丛刊 ·潮州歌册卷》(2002)所失收 , 《新

中华》 、《南天门》等十八种长篇 ,经与影印本比

较 ,影印本所据底本实有残缺 。

潮州曲册都是二十世纪初潮剧戏班舞台演

出本的刻版 ,封面题有演出戏班名称 ,多为李万

利书坊所出版 。所存曲册残 、全各半 。剧目上 ,

与《潮剧剧目汇考》所著录剧目相比较 , 版本相

同者仅 17 种 ,剧名相同而版本不同(都比《潮剧

剧目汇考》著录的版本早)的有 3 4 种 ,而《汇考》

没有著录的达 52 种 , 因此中心此批曲册正可补

其缺 。另外 ,多种曲册在题材方面与歌册相同 ,

　　①　《中山大学校史(1924-2004)》 , 第 218 页。

②　《中山大学校史(1924-2004)》 , 第 227-228 页。

③　《中山大学校史(1924-2004)》 , 第 257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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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《玉针记》 、《二岁夫》 、《刘备招亲》等 ,有利于研究

歌册与戏曲之间的关系。

这些潮州曲册的发现 , 还有助于纠正一些讹

传。如 1928 年《目录》中有“从`沙溪头' 到`双夺

妻' 共二百三十八种俱购自潮州”的说明 ,后来学者

引述时遂将此 238 种全部归入潮州歌册内。而如

上所述 ,实际上 ,这批书籍中 ,不仅有潮州歌册 ,而

且还有潮剧戏班的演出本 。

又如目录注明“购自厦门”部分 ,目前可见的 45

种均为歌仔册 ,以厦门“会文堂”石印者占多数 。

1928年 、1929年两份目录上记录的书籍 ,仍有

部分未得见其书 ,如 1929 年《目录》的“曲本班本”

类“各款河调七十三种” ,今已佚失 ,最为可憾 ,因为

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发见的“河调”作品仅有 9种。

另一方面 ,一批湖南唱本 、越南通俗文艺书籍 ,

则是前述两个目录之外的意外发现。湖南唱本 ,是

当年中大理科教授辛树帜和石声汉在 1928年暑假

回湖南的时候一同搜集本地唱本 ,合计 90 种。后

来 ,姚逸之花了数月时间把唱本整理编述成《湖南

唱本提要》 ,后来作为中大民俗丛书于 1929 年 3月

出版 。这 90种唱本 ,今尚存 53种 ,另37种不知去。

湖南唱本 ,今天保存下来的数量很少 ,这批曲本的

重新现世 ,也必然会对湖南唱本的研究 ,起到很好

的推动作用。

还有一批越南喃字及拉丁文书籍 ,包括喃字书

籍 30种 32册 ,拉丁文书籍 5种 5册。其中一部分

篇目为王小盾等编纂的《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》

所失收;大部分版本为“提要”所未列 ,且属较早的

传本 。

再以桂林出版物为例 ,目前可见的近百种之

中 ,明确标示为“名班戏文”的有 60 种 ,标示“与名

班一样”的有 13种。关于“名班戏文”的介绍 ,目前

仅见于《中国戏曲志 ·广西卷》 :“中国艺术研究院

戏曲研究所资料室藏有`名班戏文' 57种 62 册 ,部

分为戏剧家齐如山所赠 ,部分为画家徐悲鸿于抗日

战争期间在桂林购置 ,并于 1956年赠送给中国戏

曲研究所 ,桂林图书馆也藏有部分《名班戏文》 。”①

“名班”指何班 ? “戏文”为何戏? 更多文献的发见

及披露 ,能推进这些问题的探讨与解决。

要之 ,原国立中山大学风俗物品陈列室旧藏曲

本的重新现世 ,将对广东 、福建 、湖南 、广西等地的

俗文学研究 ,带来重要影响 ,同时 ,也将使得我们对

中大民俗学会的工作有更为深入的了解。兹作简

要陈述 ,以望更多的学人关注 。

[ 责任编辑] 黎国韬

(上接第 10 页)草原 、平原 、山地 、森林 、湖泊 、山

川 、河流 、生产方式 、生活方式 、物质创造与生产 、

土木泥石 、竹麻草果 、花鸟鱼虫 、飞禽走兽 ,无所

不涉 。从文化空间进入到广义和广阔的非物质

与物质范畴 ,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 、丰富性 、

无限性 、全球性 、天人合一性 、物我合一性 、人与

自然相依相存性 ,推向了文化发展的前沿和人类

文化保护行动的视野 ,大大打开了非物质文化遗

产保护的视域 、视野与境界 。具有物质性和非物

质性双重存在和二位一体模型的文化空间 ,引导

我们在对其开展研究中 ,走向物质与非物质关系

的哲学 ———场有哲学 。

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与非物质关联度分

析 ,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性质和存有本质 ,是

理解与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把钥匙 ,也是对

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分类保护的重要依据 。

[ 责任编辑] 宋俊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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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中国戏曲志·广西卷》 ,北京:中国 ISBN中心 1995 年版 ,第 488 页。




